
E06 人物 2015年4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彭传刚 美编：许雁爽 组版：陈华 今 日 商 河>>>>

铁铁匠匠赵赵俭俭，，围围着着火火炉炉转转了了4455年年
亲手打造的铁制品曾远销全国，愿将打铁手艺传承下去

编者按：再过几天，劳动者的节日——— 五一国际劳动节就要到了。本报近日采访了一些劳动者，他们在

普通的岗位上，从事着不可或缺的工作。其中有些行当已经处于消失的边缘，有些行当损害了自己的身体，
却成就了别人的健康。总之，他们的工作或许不被人熟知，但是提起行当的名字，又是那么熟悉。

打铁行业几近消失

希望手艺能传承

看到丈夫风吹日晒如此辛
苦，赵俭的妻子多次劝他改行，但
都没成功。“一到夏天，打铁就不
是人干的活。”

夏天火炉旁边的温度高达
50℃，在集市上赶集除了一个布
棚外，没有任何遮阳设施，烤得赵
俭胸前总是红彤彤的。因为担心
风会吹起炉膛里的铁屑，因此再
热也不能安个风扇，只能忍着。

在赵俭的眼睛下方有一个黑
色的小圈，那是一块热铁崩到脸
上留下的疤痕。他回忆说，打铁
时，突然一块铁片崩到了脸上，脸
上顿时就开始流血。后来去医院
治疗，伤口缝了5针，养了两个月
才好。

拆线的时候，医生发现有铁
片留在脸上的肌肉里，医生本想
取出来，但他死活没答应，“就当
是给自己提个醒，以后打铁的时
候，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对赵俭来说，身上的硬伤都
无所谓，最让他遗憾的就是打铁
这门手艺越来越无人问津。十余
年前，每个集市上都有四五个火
炉，而如今一座县城也找不到三
两个铁匠，年轻人更是对此不感
兴趣。为担心打铁手艺失传，赵俭
千方百计哄儿子回家和他一起
干，刚开始孩子不愿意，但在父亲
的软磨硬泡下，儿子也成了一名
铁匠。

如今，父子俩每天打铁能挣
200多块钱，虽然比不上外出打工
的收入多，但是看到自己打造的
铁具能用上，心里说不出地高兴。

赵俭告诉记者，春种秋收是
打铁最忙的时候，集市上都挤满
了准备打农具的农民。“看着来打
农具的农民，我感觉到打铁这门
手艺不能丢。”

如今在赵俭严格要求下，儿
子已经能自行制作铁制品了，无
论 打 铁 手 艺 还 能 不 能 再 往 下
传，但在赵俭儿子这一辈，手艺
丢不了。

打铁，一个陌生而又熟
悉的行业。作为一门手艺，繁
荣时，一个农村大集能有四
五台火炉同时在烧，但如今
一个县也没有几个铁匠。沙
河乡村民赵俭如今已经60岁
了，当了45年的铁匠，天天与
火炉为伴。这辈子最让他自
豪的是他打制的铁制品远销
全国各地，最遗憾的事就是
打铁这门手艺，如今已处于
消失边缘。不让打铁手艺失
传，也成了赵俭的心愿。

60岁的赵俭打了45年的铁，
在别人眼中是一位老铁匠，但在
最初迈入铁匠一行时，他才15岁。

赵俭是商河县沙河乡东赵家
村人。20世纪70年代，沙河乡很多
人都去乡里的锉刀厂上班，他和
很多年轻人一样走进了厂子大
门。工厂里有很多工种，当家里人
问他想干啥时，他选择了打铁，因
为当时打铁是个赚钱较多的行
当。

赵俭告诉记者，刚工作时，他
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因为营养
不良，他较为瘦小，比炉台高不了
多少。刚进工厂时，他先从拉风箱
干起。

拉风箱是个力气活，刚开始
干时胳膊疼得不行。忙活一天下
来，晚上吃饭时，手累得一直哆
嗦，连筷子都拿不住。有一次晚上
喝玉米粥，他端着碗手一直哆嗦，
碗就掉地下了，手上也烫了个泡。
尽管挨了父亲一顿批，但是也没
敢告诉家人拉风箱多么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拉风
箱，赵俭一拉就是4年。4年时间
里，他除了拉风箱，还暗地里观察
师傅怎么淬火、怎样下锤……

4年后，师傅才开始教给赵俭
打铁手艺。刚开始时，他掌握不好
姿势，一直弯着腰，师傅一看就火
了，直接把他推到一边去，旁边很
多工友看着，他感觉脸上火辣辣
的。

“从那时开始，我就想无论如
何也得把打铁学好，毕竟是自己
以后安身立命的手艺。”

等到工友们散了之后，师傅
再给赵俭重新演示一遍如何打
铁，并一点点讲解动作。师傅告诉
他，要想成为好铁匠，打铁姿势很
重要，姿势对了才能成为好把式。

如今赵俭体会到了师傅的良
苦用心。“干铁匠，要是姿势掌握
不好，就容易受伤。站着下锤时，
要是腰弯得厉害，就容易被崩出
的铁屑烫伤身体。”

拉四年风箱终出师

打铁要掌握好姿势

铁制品远销全国，曾拿厂里最高工资

赵俭出师没几年，就成了
厂里的“台柱子”，当时他打的
铁制品远销新疆、黑龙江、广州
等全国各地。

当时村里有人在新疆兵
团里打工，过年回家时和赵俭
开玩笑：“我们兵团里用的锉
刀、斧头都是沙河出产的，不会
是你打的吧？”

年轻的赵俭总会意气风
发地来一句：“有可能，咱打
的东西有可能以后都卖到
国外去。”

当时赵俭每个月的工资
是33 . 5元，在锉刀厂算是工资
最高的，全厂只有3个人能享受
这样的待遇。说到这里，赵俭一
脸的骄傲。

有一次和工友进行打菜
刀比赛。赵俭赶时髦，胳膊上戴
着手表。铁刚烧好，一锤下去，
火红的铁屑就直接插在了表
带里。赵俭介绍，炉温很高才能
把铁块烧透，要是这时候停下
了，估计这块铁就废了，他就咬
着牙打完。

“等到菜刀打完，我才将表
给拿下来，表坏了，胳膊也烫伤
了，从那以后，工友们都称我为

‘赵汉子’。”
他告诉记者，当时乡党

委书记的工资才48元多，作
为一个铁匠，一个月能混那
么多，已经很知足了。“当时
去相亲，女方看到我之后嫌
我黑，脸上和抹了炭似的。
但是在媒人的一再撮合下，
我们最终还是成了。一个小
铁匠，也娶了媳妇了。”

工厂解散后单干，成了有名的赵铁匠

在工厂里干了15年后，商河
县沙河乡锉刀厂解散了，赵俭成
了一名下岗工人，刚离开工厂，他
很不适应。“离开火炉，心里就是
不踏实，总感觉缺点啥。”

有一次，赵俭去赶集，看到有
一个老铁匠拉着风箱打铁，他就
情不自禁地钻进去看看。当时老
铁匠正在打一把铁锹，他看淬火
不对，就好心提醒人家说：“大爷，
这火不够火候，你再等等。”老铁
匠看了一眼赵俭说：“小伙子，是
个行家，和我一起打铁算了。”

听了老铁匠的话，赵俭茅塞
顿开，与其在家种地、荒废手艺，
不如自己也去集市上打铁，凭自
己的本事吃饭，于是他买了火炉
和风箱，重新干起了打铁。

从此之后，赵俭上午去周边
的集市上赶集，下午就去村里走
街串巷，这一干就是30年。邻村
都知道东赵家村有一个“赵铁
匠”。一年下来除了雨雪天，他一
天不落地打铁。“每天不怕风吹
日晒，只要不离开火炉，俺心里
就舒坦。”

自己单干后，赵俭觉得更
自由了，他不用严格按照厂里
的图纸制作，怎么制作省料、怎
样用起来省力，自己就怎么做，
因此打造的铁制品都贴上了

“赵氏”标签。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陈伟

铁锨烤得差不多了，赵俭准
备动锤。

赵俭将铁锨放在火炉上。

赵俭将铁锨再次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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